
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崛起于20世纪 80年

代，成熟于21世纪初，以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质

蜚声于海内外。这一诗人群体的创作实绩近十年

来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女性

诗歌创作受到的关注不多，女性话语呈现出某种被

遮蔽的状态。同主流女性话语发展的进程不同，彝

族诗歌中的女性话语在诗歌创作的早中期都没有

明显呈现出女性意识的个体性和解放性，而是“女

性意识同民族意识、族属意识，大致同步地强化、增

长”[1]33。从巴莫曲布嫫到鲁娟、吉克布，女性意识的

萌芽和进一步发展都没有抗拒族性表达，始终被笼

罩在族性传统之下。而相对激烈的性别表达，直到

近几年新生代彝族女性诗人登上舞台后才群体性

地展现出来。同主流女性话语发展节奏不完全趋

同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很容

易被看作是本就呈现“边缘”姿态的少数民族文学

中更为边缘的一隅，这种类似“双重边缘”的身份使

得女性话语的表达通常荫蔽在族性表达之下；另一

方面，民族文化固有的传统性同女性意识的个体

性、解放性相冲突，因此女性话语常采取更加柔和

与隐秘的方式，才能较为便利地介入到男性中心主

义倾向的族裔叙事中。所以在早中期的诗歌创作

中，她们常常“隐而不见”，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常被

归入“性别隐退”类型的民族诗歌范畴。因此，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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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诗歌中最具有性别差异的方面着手，或可将被遮

蔽的女性话语相对清晰地梳理出线索，同时兼顾其

多元性的呈现。

一、女性意象的族裔复归

大凉山彝族诗人群中较早将鲜明的女性视角

呈现在诗歌中的当属巴莫曲布嫫，虽然她在20世纪

90年代后期逐渐将重心转向学术研究而停止了诗

歌创作，但其在当代彝族女性诗歌创作上具有的开

创性地位仍是不言而喻的。2018年，由吉狄马加主

编、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彝族女性诗歌选》

将巴莫曲布嫫的《彝女》组诗作为开篇之作，很难说

没有这一考量。因此，由巴莫曲布嫫开创的某种女

性话语书写的范式，是其中最早成型且至今仍在新

生代彝族女性诗歌创作中延续的一种，即以传统的

彝族女性意象进入到族裔的历史叙事当中。

在《彝女》一诗中，巴莫曲布嫫书写了三类最经

典的传统彝族女性意象。作为爱人时，“猎手那强

健的肌臂才拥出了/你这如水的柔情”[2]3；作为母亲

时，“你和猎人那刚出生的儿子又牵动了你的温柔

……你高耸的胸房歌唱着生命的琼浆”[2]3；当彝女老

去，曾作为女儿的生命逐渐与老去的阿妈重合时，

“当你把那流绿的生命的黎明/衔接上了阿妈那衰年

的淡褐色暮霭/你就把自己献祭般地给了大山/给了

真正的彝人”[2]3。三种女性意象囊括了彝族女性生

命最重要的三个阶段，展现了彝族女性生命奉献的

循环——她们为族群“献祭”一般的生命，体现为

“猎人”们的附属品，把自己献祭般地“给了真正的

彝人”。这三种女性意象几乎将民族传统下的女性

命运说尽，“母性”“生命”“献祭”和“敬畏”是她们在

彝族文化中的注脚。《彝女》一诗总结性地完成了彝

女意象群的建立，因此它是组诗中的首作和核心之

作，其他作品多是此基础上的延续和补充。

这类传统女性意象在民族诗歌中经常被使用，

尤其是母亲的意象，多与民族本源相连，其中的原

乡意味不言而喻。这些传统女性意象的书写中，女

性视角与男性视角的不同之处确实存在，《彝女》组

诗的后几首就开始体现出这种差异——“她们”渐

渐要求成为主体，而不再是被审视的对象。《喊山的

彝女》中写道：“在阳光斑驳绿色的时刻/一个没有父

亲的彝人孩子降生/你喊出了 第一声”[2]6，在强调“母

亲”身份之初便指明了“父亲”的缺位；《织妇》结尾

处写：“在没有路的山里/你织出了路”[2]12，织妇独自

扛起生活重担甚至生命重负的形象跃然纸上，所以

“猎人”才能“披着察尔瓦/在荞子渗出苦味的时分/

以厚实的足/踏出又一条出猎的山路”[2]12，他的生活

建立在织妇的辛苦劳作的基础之上；女性话语最为

明显的是《女人的森林》，虽然这首诗的副标题为

“写给大凉山猎人的妻子”，看似仍以男性主体来定

位女性身份，但诗中坚定地以女性为叙事中心，与

副标题形成可见的冲突和反差，反倒使这种女性话

语更为有力：“女人的森林/生长 山风/生长 林涛/生

长 横扫整个男性的飞瀑/森林 不只属于猎人/也属

于猎人的女人/女人的森林”[2]10，真正指出了男性本

位下以往沉默的女性想要发出声音的欲望。以女

性为生命的主角，将女性在族裔历史当中的位置重

新恢复过来，并让她们不再沉默——在巴莫曲布嫫

的诗中，可以隐约窥见由男性中心构建的族裔历史

逐渐转向女性中心的苗头。因此，巴莫曲布嫫的大

多数诗歌尽管多与表达民族传统相关，不可避免地

呈现出性别隐退的状态，但其《彝女》组诗和其彝女

意象群的建立当之无愧地使她成了彝族诗歌中女

性话语的开端。

女性诗歌创作将传统的女性意象置入族裔叙事

中的这条脉络，在青年女性诗人那里有了新的继承

和发展，这自然是延续了巴莫曲布嫫诗歌中女性意

象群的建构方式，进而与男性视角的女性意象书写

显现出更明显的区别。青年诗人吉克布在她的许多

诗歌中都有这样的倾向。在《妈妈》一首中，她写道：

妈妈，那年我坐上绿皮火车去远方

延绵的成昆铁路就拉远了你我的距离

远得让我措手不及

来不及叹息，来不及回顾

那年我也剪掉了长发

短到齐耳，沿着时宜循规蹈矩

这在你的审美范畴之外，我知道

梳起辫子或者戴上绣花的头帕才美

我也不再穿那些美丽的

缝着花边的青底红袖的衣服

和彩色的百褶裙

甚至，你教给我的那些山歌

那些古老的传说和月光下的神话

都如无声的黑白影带

在默默倒退[3]

诗歌看似是在抒发诗人离乡之后对妈妈的思

念，实际上却是她第一次遭遇到现代文明或城市文

明的伤痛而向逐渐远去的家乡、母族发出的呼唤。

“辫子”“绣花的头帕”“缝着花边的青底红袖的衣

服”“彩色的百褶裙”等富有民族内蕴的意象都是妈

妈给予她的，且是独在女性之间传递的经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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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族密不可分，妈妈是母族的代言人，是母族本

身。因此，当诗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改变，剪掉长

发、行走在城市当中，才会发出怅惘的喟叹——她

不仅残缺了母亲、抑或说是母族文明赋予她的安全

感，她残缺的是精神和灵魂的家园：

午夜，我这样一个沉默的异乡人

在重庆的森林里苏醒过来

飘出喉咙，一些打包在行囊里的远歌

淌在漂泊的酒中

流进血管，翻滚着拍打儿时的海岸

我多想，哭出声来

妈妈，我想念那个遥远的午后你为我梳发[3]

这首诗中产生对话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女性，诗

人在回顾女性经验的背后是在回顾族裔传统在她

身体和记忆中的消逝。诗中作为每一段情感开始

和节律转折的“妈妈”充当着值得怀念的过去，而

“我”则独自等待充满变数的未来。民族和家乡的

命运在女性的代际传递间展现出伤感和迷茫。以

女性生命的状态象征民族命运的归属，90后诗人石

里在《送灵》中也有这类表达：

外婆的身体在后花园燃烧

祖神在我的泪与梦里寻得寄居之所

那烟升向哪

外婆的故乡与镣铐

背离与生存

隐忍与不弃

都升向哪

……

我听见这片土地的过往[2]248

在彝人的文化中，有人死后灵魂归向祖灵地一

说，因此诗人以燃烧的烟指外婆的灵魂，引出外婆

一生的注脚——“故乡与镣铐”“背离与生存”“隐忍

与不弃”，它们所代表的正是女性在民族传统下的

命运写照。这既是外婆生前的命运，也是她死后要

去往的地方，是传统的彝族女性难以逃脱的宿命，

女性和故土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纵观

这一脉络，无论是具有开创性的巴莫曲布嫫，还是

青年一代的吉克布，再到新生代的海秀和石里，她

们的共同点是注重彝族年长妇女意象的书写，例如

“老去的阿妈”“祖母”“外婆”等等，这与她们选择在

诗歌中将族裔传统放在重要位置不无关系。因为

年长女性意象所内含的大母神特质始终同原乡和

民族本源联系在一起，作为族裔代言者的诗人如果

要回避被“性别隐退”的危机，同时体现女性隐秘的

生命体验，选择具有母性特质的喻体是她们叙述时

的最好策略。而这类意象在民族诗歌中早已形成

传统，在所有民族题材的诗歌中都有大量的使用，

因此非常容易被接受。总的来说，上述诗歌中的女

性意识表达或强烈或柔和，它们仍然被族裔传统的

表达笼罩，没有超越出以民族性为先的诗歌范畴，

因此将其归为第一类。

二、女性话语与传统批判

大凉山作为相对封闭而完整的彝族文化保留

地，其展现出来的男性特质非常浓郁。男性的社会

造就了男性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在此前，甚至长久

以后，大凉山彝族的社会文化都主要由男性中心叙

事构成。从这个角度观察女性诗歌就能够发现，民

族性和女性意识在这一脉络的诗歌中确实存在某

种拉锯式的关系——诗歌想要展现的民族性越强，

其中的女性意识就相对表现得越柔和；相反，当女

性的个体性和解放性比较突出时，诗歌当中那种传

统的民族意识的表达就更单薄。当诗人有意识地

作为“彝女”创作时，需要兼顾民族身份和性别身

份。不管她是出于创作心态还是题材选择的考量，

只要她将民族身份置于表达之先，其女性话语势必

更加温和，也更容易为民族诗歌的文化氛围所接

受；反之，如果诗人认为个体意识的重要性超越了

族裔传统的书写，那么势必会有更加激烈的女性话

语出现在诗歌中，成为诗歌的主角，甚至因为族裔

传统中包含了大量的男性中心话语，反过来对族裔

传统进行或明或暗的反叛与讽刺。这一脉络大致

是从青年诗人，即80后的诗人群体中开始展露其完

整的面貌。自然，它与上一脉络的发展有某种承接

关系，但由于其后续在新生代诗人的创作中已经呈

现出相当激烈的姿态，民族性不再是诗歌想要表达

的重要内容，因此不宜再混为一谈。简单来说，如

果以民族性和女性意识拉锯关系的中点为界限，当

女性意识的激烈程度超越民族性表达的时候，这一

类诗歌就开始登上舞台了。

这种有着激烈姿态的女性话语，最开始零星地

出现在青年女性诗人的创作中，接下来在新生代诗

人的诗歌中大面积出现，甚至被看作彝族新生代女

性诗人群体最具代表性的集体书写风格。由萌芽

到发展，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比如20世纪80年

代以后出生的大凉山彝族女性诗人，接受教育的程

度和范围都有显著提升。同时传媒方式的改变使

年轻的诗人不再封闭于传统的纸笔写作中，许多新

生代诗人的创作都首先发表在网络上，异常迅捷的

传播过程改变了诗人的创作方式，诗歌创作成了多

张耀丹：女性意象、族裔传统与性别观念——论大凉山彝族诗歌中的女性话语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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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交流中的一环。信息全球化让大凉山不再

是原始意义上封闭的彝族社会，诸多原因令年轻的

诗人可以并愿意接受更加多元的女性话语的影响，

这或许使得她们有勇气以战斗的、反抗的、蔑视的

姿态去审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陈旧的性别观。不

得不说，这种变化暗合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民族文化

的冲击，在时代发展的趋势中，彝族女性要求更进

一步自我解放的意识扩张了。

作为大凉山最具代表性的青年诗人之一，鲁娟

的诗歌时常在初看时给人以温柔而美的印象，《五

月的蓝》与《好时光》两本诗集莫不如此。但如徐新

建评论的那样，“鲁娟一方面大胆地进行着女性身

体的自赏，另一方面，也不忘顾恋民族的情感”[1]34，

针对族裔传统和历史叙事的强烈女性话语，正是从

鲁娟这里开始的。在《哑奴》中，她直面彝族历史中

女性被压迫到失声的现实，从平静地诉说到坚定地

反抗，她完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平和到强烈的推进以

及对过去所有不公的表态：

清晨，下山的路上

擦尔瓦触碰到第一枝索玛花

这样粗暴狂野的节韵

我并没有去写

第一章节就这样落了下来

……

不是撮曲阿玛的子孙

也不是支格阿鲁的摸不着后裔

是贵族血统外最奇特的一支

以近似隐没的速度生长

必须习惯这样不急不躁

娓娓道来

这是祖母孕育和叙事

特有的方式

……

当毕摩背靠古树摇动风铃

开始念动，从阿普到阿达

我重又返回阿妈的子宫

……

然而更加真实的是

沿途逝去的九十九个亡灵

九十九个女人的哭嚎

重又被一一拾起

……

在成为一个女人之前，取出血质中野性跳动的

部分

给予我的阿达

给予我的阿哥或阿弟

永远守住谶语沉默

永远做守口如瓶的女人[4]

“哑奴”这一意象直指所有的彝族女性。在诗

歌的前半段中，鲁娟把女性在母族、母语环境中的

失声从始至终娓娓道来，最初令这一切肇始的，虽

然诗人看似仍旧“守口如瓶”，但她在诗歌中的隐喻

已经说出了答案，是男性的权威。擦尔瓦是最常见

的彝族男性的象征，索玛花则常被用来比喻彝族女

性，在最初擦尔瓦对第一枝索玛花“粗暴狂野”的触

碰后，女性们就开始失去了话语的权力，因此诗人

不愿再去分说显而易见却又被遮蔽的事实：“我并

没有去写/第一章就落了下来”。接下来的各段落，

诗人又分别述说了女性力量不同于男性英雄起源

的那种隐隐成长的脉系，女性在民族发展中被忽略

的痛苦之声，以及女性血脉中的野性自由的特质被

迫让渡给男性而不得不沉默的现实。诗的结尾说：

我是以口弦做嘴巴的女人

口弦是我饱满的胸音

口弦是我美丽的小腹

口弦是我沉默的深渊

从漫漫的经血之路

到一场辉煌的受孕

拔起口弦古老的嘴唇

砸向山岗上匆匆奔跑的麂子

“我是所有沉默的沉默

我是守口如瓶的女人”[4]

鲁娟对口弦这一意象的运用与之前所有的诗

人都不一样，口弦在这里被作为一种束缚了的女性

话语权的象征出现，它在彝族的文化中常代表爱情

的发声，而只有在爱情中，女性才能获得稍许的发声

权利。但诗人本身对“被允许”的这一切并非是欣然

接受的，乃至有着漠视与不屑。因此她在诗歌末尾

再也无法忍受，大胆地把她们唯一获准可以发声的

口弦抛弃，砸向山岗上的麂子——她决定不再接受

取决于异性的发声权力，她要真正的不再沉默。

到了新生代诗人这里，沉默着反抗的女性意象

逐渐转为将反抗付诸话语和行动的形象，带有反抗

性、战斗性的女性话语表达则更为强烈，矛头直指

彝族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形态，没有一丝妥协可

言。正因为以这种决绝的姿态出道，初登诗坛的新

生代女性诗人群体的创作被称为“彝族女性现实审

黑写作”，凉山州文联在公众号上对此概念进行了

解释，意为“审视现实中黑暗的、黑伤的、黑痛的那

些人类暗点光阴以及历史与岁月之疼，就是长期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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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精神的现实肉体的一种无形与有形的黑绳，我们

将高抛它、撕裂它、焚灭它；它的死亡，就是我们的

新生与快乐”[5]，虽然这种解释十分朦胧，但从中能

感受到，这类诗人的创作态度是决然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90后诗人阿力么日牛，她的

创作把个体性和解放性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尤其

是在面对充满男权话语的族裔传统时，她的诗歌塑

造出具有反叛性的女性意象。她在《我是彝家女，

我不会做饭》的开头写道：

请把我名字写在家谱上

男人们惊讶于这话语

包括我父亲

而我也惊讶于他们的惊讶

仿佛这是多么可怕的忌语

女人们向我射来异样眼光

包括我母亲

呵，女人

你生下所有人

你用乳汁喂养所有人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的伟大

……

来吧，呐喊吧

我是彝家女，我不会做饭

我要你，把我名字——写在家谱上

告诉后代这平凡的一生

我曾笔直地站着从天空下

走过[2]284

可以看到，这一代女性彝人不仅有勇气在话语

上有了反抗的苗头，她们甚至付诸现实行动中，敢

于“染指”神圣的家谱，敢于宣告所有的不公，乃至

于这首诗的结尾更像一次战斗的号角、一串要把所

思所想付诸行动的口号。

这种激昂的宣告在阿力么日牛的其他诗中也

出现了，在《那女人已失魂》中她说：“记住/你首先是

——/一个独立的人/最后才是，女人”[2]287。在《黑美

人也有春天》里她写：“抱歉 我没能控制住内心这火

焰/这不是你的命/拥有卑微的爱不是你活下去的理

由/结婚生子不是你的使命/你必须像个女人一样/立

在世界东方”[2]289。诗人毫无保留地指控着传统彝族

女性生命的暗伤，她十分清醒地看到，导致这些伤

害的原因十分复杂，不能单纯地归咎于某一方面。

因此她一边指向过去民族传统中的阴暗面，一边大

声呼吁女性的自我觉醒。《黑美人也有春天》的结尾

处写：“如果哪天远方爬进你的窗/请不要拒绝/黑美

人应该一直有春天”[2]289。这是最美的一句，是大声

疾呼之后的温柔。诗人在对着所有彝族女性、或许

也是在对她自己说，要大胆地去接受每个人都应有

的美好生活，尽管它在远方。

在这一条脉络中，“五四”反封建话语式的风格

十分明显，几乎是其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再次复活。

然而它很难在“复活”之后就仅仅像现在这样保持

现状，因为这种“五四”话语出现的范围不再是整个

中国，而是在众多少数民族或边缘地区的内部发

生。同时，作为被冲击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而言，

它需要面对的不仅仅只是西方世界文明的冲击，还

有来自国家内部其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挤

压。“反叛”和“解放”的后续应该走向何处，都是需

要新生代女性诗人再思索的问题。

三、情感与身体书写中的性别观

上述两类女性诗歌都是以民族性和女性意识

关系变化的强弱来探讨女性话语流变的，但除此之

外，仍有脱离这两方面的拉锯关系而继续保有某种

程度的性别观的诗歌创作，其中覆盖面最广的就是

爱情与身体题材的书写。并非是这两类题材完全

不涉及民族性的表达，而是说，在主要描写爱情的

诗歌中，族性观念通常作为情感描写的点缀出现，

不会喧宾夺主；而关于身体的描写，则主要表现为

被遮蔽的女性身体与欲望的自我袒露和欣赏，更加

以女性自我隐秘的体验为主，像是某种女性对自我

的密语。当然，作为女性创作，情感和身体在传统

中也被作为女性隐秘生命体验的重要部分，分别关

乎心灵和肉体，很难分开讨论。总之，爱情与身体

书写中的女性话语从上面两条线索中独立出来，在

其内部有相对独立的性别观的呈现。

在新时期以前几乎没有身体书写的倾向，直白

的身体、性与欲望的描写是在比较激烈的女性话语

出现的时期才一同出现。虽然其直白或“暴露”程

度不如主流女性话语中的身体书写，时间出现也较

晚一些，但毕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只不过略微滞

后，是主流女性话语影响下的较晚较弱版本。青年

女性诗人邹燕开始在诗歌中书写爱情与身体，两性

关系中女性想要作为主导的趋势开始展现。她在

《山里的嫁人女》中写：“在这样黑的夜晚你怎能摘

下月亮/你想怎样做我的奴仆”[2]199，这是关于爱情

的。还有关于身体的：“向一垄麦地坦率我的乳房/

把那句谚语存放于我血统纯正的内心（子宫）/我的

孩子们经雪水一泡/凉山就长得硕壮而蓬松”[2]200。

女性对于身体的袒露毫不避讳地与爱情、性、生育

联系在一起，并把这个过程指为繁衍族裔、原乡、神

张耀丹：女性意象、族裔传统与性别观念——论大凉山彝族诗歌中的女性话语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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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故土的本源。在女性地位较低的彝族传统中，这

无疑存在一种颠覆男性祖先起源传统的意义，女性

逐渐作为民族繁衍、民族延续故事中的主角出现在

诗歌中。

鲁娟的《哑奴》同样存在上述意义的书写，但以

爱情和身体为主角的书写，在她的其他诗中也有体

现。在《镜语》中她写道：“除了你，还有谁能给予我/

对称的爱，毫不吝啬”[2]65，是诗人在对镜自语、自赏、

自恋，女性个人的情绪被描写得极度细腻。在《情

人》里她要求情人：“梳理你浓密乌黑的发际/披上你

宽如云敞的披毡带/挂上你美如弯月的大弓/削尖你

迅捷锋利的长箭/骑上你快如闪电的骏马/携着你英

雄祖先的勇猛/到林子的第一个路口等待/等待迎亲

人马的出现/抢走众人手中的我/掀开我红红的盖头/

在落日之前/带我奔赴幽会的远方”[6]52，不仅将传统

“抢亲”场景里男女身份倒置，由女性来主导、来要

求、来命令男性将她抢走，变成两性关系中的主动

方，她还打破了通常彝族出嫁题材中女性视角的伤

感氛围，女性在婚嫁里成了充满自信的谋划者。邱

蓉在《欲望》一诗中写女性对男性的欲望，显露出在

身体和性上对男性的依赖，但结尾处她却话锋一转

写道：“你的价值/是被需要时出现”[2]92，其中女性的

主体性意识几乎到了俯视的地步。

新生代的书写延续了这种态度，她们更加关心

情感体验中自我的状态，男性对象逐渐在她们的爱

情体验和身体体验中被批判、被无视、被剔除，乃至

于开始对爱情和身体本身进行瓦解。90后诗人吉

布日洛的《怀孕的男人》就具有这样的解构意味：

电闪雷鸣的夜晚喝醉的男人怀孕

我看见他挺着个大肚子

躲在荒无人烟的山洞里

思考如何将肚子里的怪物解决掉

他躲进山洞又跑到树下、电杆下

他想借助雷电摆脱灾难

最后他笨拙的身躯滑进泥淖

雨过天晴，彩虹桥的子宫里

我的诗歌开始分娩[2]128

独属女性的身体与生育经验被诗人嫁接到男

性身上，这本事就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从来在女性

身上具备神圣性和使命感的“怀孕”在男性身上却

是那么滑稽和荒诞。他试图堕胎的“笨拙”在诗人

的视角看来拙劣可笑，最后孕育出的却是诗人一场

诗歌的灵感。这种对于“诗歌”意象的运用与此前

鲁娟常以“诗歌”作为女性发声器官的写作有内在

的呼应，男性面对女性独有体验的困窘成为女性发

声的契机，为女性诗歌提供动力。诗人在其中对男

性身体和女性身体体验的解构在结尾处又举重若

轻地化解，这在此前的大凉山女性诗歌创作中从未

出现过，令人印象深刻。

总的来说，以上三条脉络的梳理无法囊括大凉

山女性诗歌创作及女性话语流变的全部，仅仅是其

中女性话语相对突出、创作实绩具有一定规模的三

方面。除此之外，近年来还出现了彝族女性打工的

类型书写，比较精彩地将全球化时代下少数民族的

边缘化焦虑与女性身份焦虑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

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民族文化景观，但由于创作不

多，因此略过不表。纵览上文，可以看出大凉山彝

族女性诗歌创作多包含启蒙主义式的女性话语，其

中二元对立结构的设置相当明显。当然，女性诗歌

中并非仅有这一种结构的存在，但在相对外界而言

较为封闭的大凉山彝族文化圈中，彝族传统文化氛

围浓厚，在新时期以来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下，少

数民族文化传统的提倡使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至

少占据了女性话语表达的主流。无论是前两条脉

络中女性话语与族裔传统的对立，还是在后一种爱

情、身体书写中女性与男性存在的对峙，都是切实

存在的。不过可以看到的是，更加多元的女性话语

已经逐渐出现，例如专注于自我体验的书写以及彝

族打工女性的书写等，即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彝

族女性对抗的将不会仅仅是族裔传统或男性权威，

还有来自自己身体、心灵内部的以及凉山外部的方

方面面。接下来，这些彝族女性诗歌创作要如何在

愈发变动的社会中把握女性话语、民族性以及其他

女性的生活切面，并将它们有机地组合起来，更加

细微、深刻地去探讨彝族女性乃至少数民族女性的

生命体验，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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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因为困境本身也潜藏着创造与再生的可能性：

彝族青年可以转变自己在传承记忆中扮演的角色，

从被动消极的遗忘者变为主动积极的传承者，努力

拥抱以智能手机为象征的新技术与新媒体，重拾文

化自信、激发文化自觉，化危为机，让彝族文化适应

时代发展的需求，再度焕发活力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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